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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兴致勃勃楼顶喂鱼。昨天外出，没
有喂它们，以为挨了一天饿，早已饥肠辘辘地
等待在鱼池边上，像往常一样圆圆的嘴唇嘬
着水面，发出细碎的哔剥哔剥的声音，摆尾弄
鳍，摇荡出一圈圈细密的水波汶。

然而，鱼不见了，唯剩一池死水，如一镜
面，收着天光，映着云影。

负气潜在水底去了？我绕着鱼池转了一
圈，不见踪影。莫非怕冷，藏到假山的孔隙里
面去了？找来塑料扫帚拍打水面，戳进池子里
把水搅得波翻浪滚，还是不见鱼的影子。一个
不祥的念头揪住我的心：被野物捞去了？又会
是什么野物呢？我手里拿着鱼料盒子，捏了一
撮在右手三个指间里，怔怔地在鱼池边上站
成一个树桩。

鱼有三条，锦鲤，外侄送来的，喂有一年
多，四五寸长了。刚修好鱼池时，外侄见了，买
来几条锦鲤丢在鱼池中，可能不适应环境，死
了一半；还买来4条清道夫，说吃池底垃圾，
喂下去第二天便不见了，外侄说可能藏到假
山下面去了。“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可
藏身一年多，没见它露过一次“峥嵘”。莫非以
假山孔隙为深山洞穴，在里面修道成仙去了？

昨天外出，乡下吃寿酒。沿公路一字儿摆
开的坝坝宴，司仪的吆喝与传菜人“下菜喽”
的提醒声，亲戚朋友擎杯把盏你请我敬的呼
应声，构成一幅异常热闹的乡村庆寿图景。阳
光很好，同行一位老乡，在那里当过知青，几
十年故地重游，饭后要我陪他去找找记忆。漫
步在乡间水泥铺筑的村通路、入户路上，看着
青山绿水间一幢幢洋气的楼房，一派新村新
景新貌新气象撩人心魂。现在乡下看不到一
块冬水田了，都被放干，不是栽了果树，就是
荒芜在那里长满野草。那个盛夏在坎上歇过
凉的水库，老乡说还在，绕过去一看，水色因
网箱养鱼变得有点酱黄，隐隐散发着醺醺异
味。满目欣欣然的乡村景色，无端地滋长出缕
缕忧思。

回家时间尚早，本来可以上楼喂鱼，一来
有事，二则也没有把喂鱼当成一件事。谁知道
再次上楼，鱼神秘地消失了。

什么东西，失去才知道可贵一样；我忽然
察觉，已经与鱼有了难舍难分的感情。比如写
作疲倦了，坐在鱼池边上，鱼们摇头摆尾翩然
而来，或张开一张圆嘴水面乞食，或一扭腰肢
钻下水底，你嬉我戏，优哉游哉，鱼也不知我
有所思，我也不知鱼有所虑；寄情这番景致，

心结散开，慵懒清零，就有一个新我投入新境
之中。谁知就在我精神有所寄托之时，鱼们倏
然消逝，无疑对我情感构成打击；早知有此别
离之时，何苦当初喜欢上它？

一桩悬案，暂置一旁。再坐书房，就有了
一种牵挂，一个顾盼，时不时掉头望鱼池，希
望奇迹出现：鱼们只不过是对我忘了喂食小
有不满又悠然归来。我会喜不自禁，对鱼们庄
重承诺：以后一定每天定时定量给你们投食。

可池水纹丝不动，比哲学家还严肃地陷
进千古沉思之中。

下午正在写稿，眼角划过一道黑黝黝的
斜线。扭头一看，一只白鹤，折翅落脚在鱼池
边上，筷子一样细长的两脚，棍儿一样瘦长的
颈子，镊子一样尖长的嘴壳子，微微扁过头向
我书房这面打探；不知是对我这个干巴老头
儿感到好奇，还是为自己擅闯陌生地方而心
存惶恐。我眼前蓦地横陈一个画面：一块块亮
汪汪的冬水寒田，一只只白鹤伸着长长的颈
子，在田里一步一啄地寻找食物。我知道，螺
丝黄鳝泥鳅小鱼是它们的最爱。莫非我鱼池
里的鱼，已经化着了它的口中之食，它贪恋着
美味又来光顾？我疑虑的双眼骤然间喷射出
仇恨的火焰，顺手拿了镇纸板霍地站起身，瞄
准将要砸去的那一瞬间，白鹤两腿一蹬，身子
往前一扑，翅膀一张，窜进城里如森林一般的
高楼顶部，最后消失在明灰色的天空。

我颓然坐回书桌，心绪大乱：这么大的一
座城市，一方小小的鱼池，里面小小的三条鱼
儿，怎么都被这乡村僻野栖息觅食的白鹤打
探到了？难道广袤的乡村原野没有一块田、一
凼水供尔等寻找食物了？我想起昨天吃寿酒
没见着一块栽秧种稻的冬水田的乡下；想起
往昔一个坝口全是波光粼粼的冬水田、现在
全部放干种植蔬菜水果的老家，渐渐衰减乃
至熄灭了白鹤吃我池中锦鲤的愤怒，继而缓
缓生起一种深深的同情与怜悯：三条鱼让你
饱餐了一顿，下一餐果腹之物你寻找得到吗？
有没有老需要赡小需要养呢？我走到坝子里，
俯下身子，眼光插进水底，绕着鱼池走了一
圏，没有见到鱼们娇娆的倩影，我抬起惆怅的
头，忽然觉得刚才举止，颇似在灵堂瞻仰逝者
遗容与寄托哀思。

再凝视鱼池，虽然一池仍然清亮的水，收
着天光映着云影，但没有了快活地游来游去
的鱼，没有了荡漾着的道道涟漪，也就没有了
生气和灵魂，成为了一池死水。我想再去买一
些鱼放进鱼池里，白鹤要惦记要光顾，权当是
对它们进行赈济，也算我辈挤压了它们觅食
场所和生存空间的一种感情补偿，或者说一
种自我安慰与心灵救赎。

飞来吧，白鹤。

故乡之于作家，就像脐带之于婴儿。哪个作家笔尖最初流
淌出的文字缺少了故土营养的滋润？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
说，他那邮票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鲁迅的绍兴、沈
从文的湘西则是中国文人故乡情结的佐证。

故乡，于我就像一块小小的胎记。这胎记似乎与生俱来，
无人时，低头审视，它似乎不够体面，甚至让我窘迫难堪——
作为革命老区，它刚脱贫不久。可它又让我由衷自豪——那悠
久的历史根脉，那亘古未断的文化积淀，是那些单凭经济发达
而豪横的地方所不可企及的。

我的故乡有一个先天容易被记住的优势，名字简单好听：
易县。相比较，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就复杂得像蛛网，
令记忆不好的人想记住也犯难。

当年初到美国，打量周围其他远离故土的人，隔着千山万
水，回望家乡，我不禁蓦然惊觉，原来正是那片土地和上面的
风物，像渗透进骨血里的基因一样，塑造了独一无二的我
们。即便缺陷很多，漏洞百出，与自己希冀的完美相差十万
八千里，却固执地与我们不离不弃，从出生到死亡。故乡又
如一张铺天盖地的网，牵牵绊绊，任你跑到天涯海角都走不
出这张网。

我读小学时，就听祖父自豪地告诉我，易县，古称易州，早
在秦朝时就存在了。巍巍太行山，汤汤易水河，燕赵自古多慷
慨悲歌之士。长大后我知道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义士荆轲正
是从这块土地踏上了充当刺客的不归路，宁死不屈的五位抗
日英雄也正是在易县的狼牙山纵身一跃。民风淳朴、为人厚道
的易县，默默传承着祖先的基因，几千年来在这块古老的土地
上繁衍生息。尽管离北京不过一小时车程，易县总有一种活在
历史中的幽古之情。

回故乡的好处很多，除了可以吃到在异乡时日思夜想的
家乡饭菜，你还随时可能结识到散发着故乡气息的朋友。你们
明明没有血缘关系，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乡人那打断骨头
连着筋的无需言说的亲密，像暗夜中的花香，看不到摸不着，
你却真切地感觉到，它就在那儿，让你莫名的心安。

文坡是我父亲多年前的下属，亦是称我为姐的文友。五年
前父亲去世时我人在海外，是文坡忙前跑后帮我弟弟一起料
理后事。听说我回乡为父亲扫墓，他兴奋地说一定要聚聚。一
晃多年未见面，他又因糖尿病折磨视力模糊，看到我，立在那
儿安静微笑着，一身玄色中式布衣裤，仍然是个黧黑又干净的
书生模样。我再走近些，相距不过两米，他仍不敢上前相认。我
不禁陡然心酸。在我眼里，他一向是集狷介和厚道为一体的
人。他总在写作，没出大名；总在做小买卖，从没赚到大钱。最
近几年蹲在一个叫碾子沟的偏远小山村扶贫，不过小小基层
干部，他却像为所有人顶着那块天，起早贪黑，只想着如何让
贫困户甩掉那个穷字。

我们俩隔着茶几对坐喝茶。我打量着那冷清的茶室，听他
说是朋友开的，兼卖一些本地产的工艺品，本来生意就不好，

加上疫情更是无人登门。说话间，一位蓄着关羽一样浓密美髯
的敦实男子走进来，文坡凭着对方的熟悉身形一下辨认出来
者是谁，“这是永旺，一位专门帮农民致富的合作社带头人。他
让易县一百多个偏僻山村有了网络，用上了云数据脱贫致富。
他最近刚又保护起来一批上千年的古柿树。”

都是易县人，话题自然离不开易县。永旺先是做沉默寡言
状，表情真诚肃穆地望着听着我们闲聊，在判定我也是自己人
后，果断打开了话匣子，读书颇多的他完全就是一个易县通，
且记忆超群，“易县是多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呀，现有469个
行政村，千年以上的古村占37%，建于汉代以前的就有75
个……要不当年皇帝怎么会把陵寝选在易县？……我现在的
梦想，就是让农民的好产品和城市人的餐桌对接，为耕者谋
利，为食者造福。不久，我们村民的小米、玉米碴、鸡蛋、蜂蜜就
可以在北京二环内的集市上销售了。”

“姐你不知道，就为这看着简单的一小步，他费了多少力
气和周折！”文坡打断他，微笑着给每个人倒茶，他一手握壶，
把头低下，脸几乎凑到桌面，才不至于把茶倒在那本就极小的
紫砂杯子外。

一壶肉桂喝得正好，进来一位瘦小的戴墨镜男子，他算命
先生一般打量着我，只说了“久仰”二字就微笑着安静落座。他
原来就是刚才文坡提及过的学儒，好几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
的报告文学作家，也刚从北京回家乡来度假。人如其名，他果
然文气儒雅，摘掉墨镜后，我发现他的眼皮很双，很少眨动，那
眼神是思索大于雄辩的。

“刚写完一部电视剧剧本《大禹》，节后开拍。目前着手鼓
捣《南水北调》……我寻思是不是因为小时候老家山里缺水，
走出大山后我怎么一辈子都在跟水打交道？”他说话慢悠悠
的，似乎每个字都事先经脑神经打磨过。

午饭，文坡请我们到尘土飞扬的国道边一个苍蝇小馆去
吃涮羊肉，理由是那儿的肉新鲜地道。果然，不仅羊肉极鲜，各
种蔬菜也清香可口，四人吃得肚圆，才二百块钱。一直为我们
端茶倒水的是个脸红润得像山里红的小姑娘，她腼腆略带害
羞的笑不由得让我叹息：多少都市女子费尽心机整容美肤，岂
不知在这山花一般淳朴温暖的笑容面前，她们那看似完美的
塑料脸实在假得令人倒胃口啊。

饭后永旺不肯再回去坐着喝茶，主动请缨驾车拉着大家
直奔万里长城中的重要一关——紫荆关，“亲近一下咱真正的
易县山水！”他轻车熟路，在狭窄的山间小路上如武林高手一

般辗转腾挪，左侧不时有车相会，右侧就是突出的巨石。看他
面不改色心不跳左转右绕，我这标准女司机心跳着佩服不已。

紫荆关和居庸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自古便是进出太
行山的交通要冲。这块自战国时期就有人居住的地方向来是
兵家必争之地。隔车窗望着尚是春寒料峭的风景，我们有一搭
没一搭闲聊着，很快就到了半山腰一处人家。说是人家，却没
有院墙，只有几间土坯灰瓦的旧房立在那儿，四周山岩环绕，
更显得低矮瑟缩。“您家今天蒸窝头了吗？咱给城里来的人尝
点新鲜。没有？没事。”他熟络地跟一个面容慈祥的大娘为我要
吃的。大娘家的蜂蜜、粉条都是永旺找销路。

褐色的墙，灰色的瓦，枯草在瓦顶上随风摇曳，那简陋的
老屋像经风沐雨的老人，弯着腰却不垮不塌固执地立在那儿。
眼前的一切让我不由暗自唏嘘，抚摸着那囤一人高的黄白玉
米棒子和沟壑深深的石头碾子，似乎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儿
时与爷爷奶奶在那个小村庄的岁月，身边同行的这几位，亦都
是两小无猜的儿时玩伴。人们怀旧，也许只是因为可以借机假
想回到从前罢了。普鲁斯特说，他愿意相信那个古老的部落传
说，人死之后的灵魂会被拘禁在某些看起来低端的生命上面，
或是一棵树，或是一块石头，或是一头野兽。那被截获的灵魂，
有时——并不总是，在若干年后偶遇某个能听懂它呼唤的有
缘人，魔法即刻解除，灵魂得到释放，再次回归人类。我情愿这

世间真有那不期然的灵魂呼唤，在这一时刻，这个地点。那样，
我就可以和我的先人唠唠五千年的家常了。

快到山顶，再次停车，我们沿一条山径慢慢走着。空气清
凛甘洌，梨树花苞仍坚实地闭着，唯一盛开的是风车茉莉一般
乳白色的小花，如刚才那位小姑娘一样纯朴可爱，在山崖边这
儿一丛那儿一堆，开得烂漫无邪。好脾气的学儒看我急切地想
知道这植物究竟是何物，换了好几个方位才在高处一土堆上
寻到足够强的手机信号，查到这花儿的芳名：溲疏。我们都轻
声反复念着这名字，文坡说下次相逢就应当以此名为接头暗
号。像几个回到童年的孩子，我们橹榆钱，观瀑布，与偶遇的不
善言谈的村妇聊上几句。“因为核桃卖不出去，村民曾经砍伐
了许多核桃树只为了有柴烧。这和杀鸡取卵无异，可也是被逼
无奈。现在不用了，我们在网上就找到了销路。”望着永旺和文
坡那和这山石一样淳朴的身影，我忽然明白了我为什么感觉
他们那么亲切——故乡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依然是故乡！

黄昏未至，一行人已经在学儒弟弟家围桌而坐，黏稠的棒
碴粥，香甜的土鸡蛋，清口的拌香椿，让我胃口大开。“看，多豁
亮！五间大瓦房是新农村标配。”永旺随时记得给我普及常识。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刚才山里瀑布边，气温不过十
来度，只穿着衬衣的我瑟瑟发抖。中途飘起了细雨，更让人想
到冬天的萧瑟。而餐后立在院子里，望着方正的小院几畦刚吐
出嫩绿叶片的莴苣、菠菜，打量着枝头刚发芽的槐树、铁棍一
般枯立着的枣树，想起北京城里已经凋落了的花儿们，我似乎
再次成了时光的穿越者。

归途，仍如来时一般看山看树看溪水。山石嶙峋巍峨，不
宽的水泥路如灰白色飘带逶迤其间，我想象着烽火四起的远
古，铁甲马骑在此狭路相逢惨烈厮杀的场景。眼前的空寂让那
一切都像从未发生一般不可思议，倒是不时看到鲜红的两个
巨字：防火。“我儿时感觉这些石头和大山如此可恶、可厌，因
为它们挡住了外面的世界。可现在，我回来看到它们，是那么
可爱可亲！”学儒慢悠悠地道。他把怀旧之情化作灵感缪斯，写
了许多有关故乡的诗句。

车至山脚，一行人忽然间都沉默了。我们都知道，短短的
十几年或几十年后，我们都毫无悬念地灰飞烟灭，这高山巨
石、古树小溪依然明净如故、淡定如初。功名利禄，连此刻的记
忆，都和几千年前的烽火一样，会像没发生般被忽略不计。

但有一点我愿意相信，这片土地将会继续上演它的独特
传奇，因为那上面古往今来、前赴后继的人。

一块两千年的石头压在心底，沉重而隐疼。从
郑公祠回来多日了，感觉愈发强烈。

我们愧对郑玄。
大学同学梁军和妻子陈燕都热爱中国传统文

化，久闻莫言故乡文化底蕴深厚，终于等到高粱熟
了红满天的九月专程赶来。“除了莫言，高密古代
还有三贤。”听我粗略地介绍了一些郑玄在中国文
化传承中的贡献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去拜访郑
公祠。

郑玄生活在东汉末年，天下狼烟四起，民不聊
生。郑玄少而聪慧，志向非常，熟习《五经》，出类拔
萃。秦皇焚书坑儒之后，经书失传。汉初，儒家经典
大都无先秦旧本，于是由记忆好的儒生口传，并用
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谓之“今文经”。后来，
人们找到了民间私藏的部分先秦经籍，再加上从
孔子故宅壁间的发现，学者把这些用古籀文字写
成的经书称为“古文经”。于是，两汉经学出现今文
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两者不但内容有所不同，受

“学以致用”观点的影响，双方在价值取向和文字
解释方面差异很大。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
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继而相互指
责、论辩，相攻如仇，导致思想混乱，谬误百出，使
后学者不知所从。烦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
出弊病。

混乱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出场收拾残局。
郑玄前后十几次拒绝朝廷征召为官，潜心向学。他
摒弃门户之见，先钻研今文经学，后又熟谙古文经
学，打通了今、古文经的人为壁垒，且精算术、历
法、天文、地理、法律等等，博学多师，兼收并蓄，择
善而从，遍注群经，“著书满家，从学数万”，使以后
的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世称“郑学”，成为

“天下所宗”的儒学。“郑玄注”，也就成了中国近两
千年来学习古代儒家经典的标准答案。有了文化
的统一才有思想的统一，有了思想的统一才有国
家的统一。

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永远绕不开“郑玄注”。
西方汉学家著有《郑玄传二种》《论语郑氏著》等著
作，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受中华文化深刻影响
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学者对郑玄崇敬有加。日本香
川大学间嶋润一教授是著名的汉学家，出版有《郑
玄〈尚书著〉与〈尚书大传〉》《郑玄与周礼》等著作。
《郑玄与周礼》印出之后，间嶋润一已是重病缠身，
他叮嘱家人：“把这本书送到中国高密，在郑玄祠
前供奉之后才可以正式发行，以了我对郑玄的崇
敬之情。”间嶋润一的家人认为，郑玄名声如此显
赫，其祠应该和曲阜孔庙规模相类。间嶋润一去世
之后，其家人携带散发着墨香的《郑玄与周礼》漂
洋过海，几经辗转，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位于
高密西乡偏僻之处的郑公祠，眼前的简陋和破败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出于对这位先贤大家的敬仰，
他们自己举行了简朴而不失隆重的祭祀仪式，把
《郑玄与周礼》恭恭敬敬地摆在了郑公祠前的供桌
上，并叮嘱看门人：“供奉七天后，方可取走。”

我最早知道郑玄这个名字，是高中时代。我的
母校高密四中就坐落在高密西乡双羊镇，而郑公
祠就在这个镇的辖区，有二十里路的样子。我们班
上有几个同学就来自郑公村，并且姓郑，当时不知
道他们竟是郑玄的后裔。高中课本有从《诗经》《左
传》等选出的文章，下面有注释，但没有注者的名
字。上了大学之后，选修课中有《法古文》，才看到
了“郑玄注”，并注明是山东高密人。我很为身边的
圣贤而自豪，然而几十年来数次前往拜谒郑公祠，
一直没有大的改观。后来，潍坊市调整行政区划，

把峡山水库周围的村庄划成一个生态保护区，郑
公祠所在地也就不归高密管辖，本来就很模糊的
郑玄感觉更遥远了。

在郑玄文化研究院院长郑金涛的指引下，我
们很顺利地到达了峡山区郑公街道后店村。此地
古称郑公乡，为东汉时北海相孔融敬郑玄而设，并
立有“通德门”。郑公祠大门紧闭不见人，和从前一
样冷清。走进院内，正中的通道还算开阔干净，看
来是有人经常清扫。院子西南角新建了座飞檐红
柱的“问经亭”，与正北黑色的祠堂高顶默默相望，
算是今人和两千年的圣贤对上了话。

脚下的甬路落叶斑驳，手边荒草萋萋，黑蚊绕
飞。或许是平时来人太少，蚊子都饿急了眼，一团
团前赴后继围上来。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小跑一
般掠过了郑玄长长的一生。

“汉郑康成先生之墓”，墓碑矮小简陋，一道道
从柏树上滴下的绿汁犹如泪痕，何时、何人所立的
小字早已被岁月的风雨蚀平。史载，公元200年，
袁绍与曹操决战于官渡，袁为笼络人心，胁已过古
稀之年的郑玄从军，不料病逝于中途，后辗转葬回
故里。面对长满芦苇的封土堆，我无语以对。“蒹葭
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蒹葭，不就是面前的芦苇吗？如果没有
先生的注，后人可能连《诗经》这类简单的美文都
读不懂或者充满歧义，更不用说《周易》《尚书》和

“三礼”了。凌乱的芦苇，或立或躬或卧，穿越两千
年的时光，给我们打了一个天书般的哑谜。

院中一丛叶若长韭、挺出长穗紫花的植物把
我的眼光吸引了过去。木牌标注：郑康成先生在不
其城东山（今青岛崂山北麓铁骑山）刊著经书，山上
长有一种似薤的长叶草，“狭长柔韧，凌冬不姜”，康
成先生师徒取以编拧成绳，捆束简书，故当地人称
之为“康成书带”或“书带草”。书带草系百合科沿阶
草属常绿多年生草本植物，又名沿阶草、细叶麦冬。
史书载郑玄“著述凡百余万言”，捆扎书简的绳子数
量当然也非常可观了。沿阶草为一代大家的文化
传承甘愿被勒紧捆绑，使草芥的生命得到了升华。
苏东坡有诗云：雨昏石砚寒云色，风动牙签乱叶声。
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

沿着高高的台阶缓步而上，我们来到额上书
有“郑公祠”的门前。黑色的对开木门很小，上书一
金色对联“文章凭人论，经书赖公传”，是高密西乡
人王梦凡的笔迹。郑玄去世后，北海相孔融令高密
僚属为其建祠。一千多年来，不断增修、扩建，最终
形成前后两殿、占地约八十亩、房屋491间，高墙
大院、松柏森森、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每岁三月三
日，九月九日致祭”，香火冲天，冠盖如云。祠前有
一松树，相传为郑玄亲手所栽，名“郑祠老柏”，为
高密八景之一。军阀混战，郑公祠遭受破坏。大炼
钢铁，破四旧，特别是“文革”十年，树木被砍，建筑
被拆，圣像被砸，坟墓被掘，石碑被毁，因生产队当
仓库和拴牲口，才留下了这3间高8.1米、长9.6
米、宽5.7米的后殿和已经枯死的老柏树。

抬头仰望，“郑祠老柏”躯干挺直，枝杈虬曲，
如丰碑矗立，似蛟龙盘旋，支撑着中华民族两千年
文化的天空。

峡山区郑公街道办事处的王建军书记闻讯赶
来，邀请我们来到“郑公书院”，进门影壁上“读书
未到康成处，不敢高声论圣贤”的大字让人心头凛
然一震。这里是我见到收集展示郑玄先生资料最
多的地方：有多种版本的郑玄画像，有历朝历代文
人墨客的颂诗，有高密西乡乃至全国各地书画家
为康成先生创作的作品，有从民间搜集的古字画
等。圣贤无户籍，文化无边界。要推动郑玄事迹的
传播和精神的宣扬，应像先生当年一样，摒弃门户
之见，打开地域藩篱，多渠道、多角度宣传郑玄先
生为中华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弘扬传统文化
尽我们这代人应有的力量。

独立寒秋，风冷云低，峡山苍苍，潍水茫茫。
正是：

郑玄东来，两千年无人出其右：
潍水北去，五百里有圣居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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